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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必要性

在托米（Francois Tolmie）重要又易理解的敍述研究中，他如

此陳述：「超過三分之一的希伯來聖經和超過一半的新約聖經，

均含敍述的內容。」1 根據這項陳述，若以敍述出現在聖經的比例

而言，有關敍事（narratology）和敍述（narratives）的研究實在太

少了。早在雪菲大學（University of Sheffield）攻讀博士學位時，

士師記已經令我十分著迷。我發現甚至在舊約研究中，士師記

也屬冷門的書卷。在士師記的著作方面，僅有少數富創意的註

釋。對華人讀者來說，曾祥新的《士師記》，比較為人所知。除

了作為上帝話語的一部分之外，士師記也在其他方面顯出它的重

要性。當我準備出版我第一本《士師記—人民任意而行的時代》

（明道社，2006）時，我發現僅僅一本書所能容納的釋經內容，實

在無法完全表達這本偉大書卷的豐富內涵。因此，我盼望使用某些

方法論，繼續探索本書的內涵，並且擷取更豐富的信息。

我對撰寫此書和其他士師記著作的信念，與我所敬重的同工

羅慶才博士的看法十分雷同。在他為我第一部士師記著作所撰寫

的序言中，他表達了他的感受：「相信士師記對很多弟兄姊妹來

說並不陌生，其中有些士師的故事，如基甸如何以三百人之力能

戰勝米甸的十萬大軍，或參孫的種種行徑，更是膾炙人口，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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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津樂道。但熟識是一回事，但能否領略其中的神學和屬靈教

導，則又是另一回事。」我認為他的觀察十分準確。從我教授士

師記多年的經驗中，我發現聽眾在聽演講之前的心態總是：「士

師記與我有何相關呢？」但在聽完演講之後，一般的反應則轉

為：「我們從來不知道士師記可以從這個角度來應用。」這類的

回應顯示，許多基督徒都不知道如何「應用」士師記。問題的根

源在於，他們對於士師記，缺乏真正的理解。如此說來，從新鮮

的角度來認真研究士師記的敍述信息，實在是刻不容緩的。

以一個新約學者的身分涉足於「另一個約」的寫作，實在是

一項大膽的行動。但因我第一本士師記著作頗受歡迎，加上我對

舊約各樣題目的期刊論文，皆獲正面的回應；所以我將一切顧慮

都拋諸腦後。我的約翰福音人物刻劃，受到讀者的歡迎，這更加

激勵我這個微不足道的聖經研究者，展翅飛向聖經研究的另一個

領域。2 我深信現在是將人物刻劃／敍事釋經法（characterization ／

narratological interpretive method），引入士師記研究的良機。我

盼望本書能為讀者提供一種獨特的角度，使讀者對於士師記的人

物有更上一層樓的領會。

一般來說，人物研究的著作寥寥可數，更遑論建基於學術的

優質人物研究。這項觀察並非來自我個人的偏見。因為當我在

各地教導和宣講有關人物刻劃的信息時，我清楚看見這類研究的

必要性。不單平信徒和牧師，甚至一些學者總是問我：「你甚麼

時候再寫一本關於人物刻劃的書呢？」這些回應讓我明白坊間需

要為讀者提供這方面的資料。在我閱讀人物刻劃的書籍時，我發

現兩種常見的傾向。

第一種人物刻劃，是一種高度「屬靈」的靈修書籍。這類書

籍完全根據作者個人的感情抒發寫成，只有極少或完全沒有詮

釋和神學的根基。若要找出書中使用的方法論，那更是難上加

難。然而，詮釋的直覺、教會的看法，和個人的感覺，都不是

方法論。

第二種人物刻劃，尤其可見於西方的著作，是一種對敍事和

人物刻劃提出高度複雜和理論研究的書籍。這類書籍與基督教會

或個人信仰的形成，毫無關連。

我盼望為讀者提供一種人物研究的第三種方式，這種方式具

有平衡的特性。換言之，我盼望以健全的方法論和經文詮釋，為

讀者活化士師記人物所具有的屬靈意義。人物刻劃是一門不容輕

忽的聖經研究！

士師記是一本具有藝術巧筆，內容錯綜複雜，帶有幾許諷

刺，有時參雜未加以修飾的悲喜劇性，和具有教化意味的屬靈書

卷。具有口述特徵的社會接受士師記的方式，必然與我們接受

的方式，大異其趣。身為一個倡導更多注重口述角度來詮釋聖

經的聖經研究者，我總是嘗試在經文的詮釋中，引進更多與口述

相關的傳統或不甚傳統性的方法。在本書中，我希望能將原始讀

者的口述特性，視為優先的釋經基礎，以進一步刺激我的詮釋和

解經。一般來說，口述的兩個重要層面，是解讀士師記所不可

或缺的：口述傳統／文本互涉（ intertextuality），以及敍述的繪圖

（narrative mapping）。

儘管我非常喜歡宣講、教導和撰寫關於士師記的詮釋，我盼

望本書能為讀者帶出，文本互涉如何影響士師記人物刻劃的探

究。3 士師記的文學巧筆和神學深度，就是用幾本書都無法描述

窮盡。如此說來，本書以方法論而非經文詮釋，為主要的焦點。

尤有甚者，我將更仔細探討一些理念；這些理念有一部分，是我

第一本士師記著作的釋經基礎。本書對於文本互涉的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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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互涉是聖經作者使用某書卷外的其他文本或某書卷內的其他

故事，以影響該書卷文本的表達方式。文本互涉也是一種以經解

經的方法。4 但以經解經必須具有明確的範圍界定，以避免濫用

的發生。更確切地說，當讀者聽見其他經文的回響時，讀者就

會從這些交叉文本中擷取字句的提示、雙關語和情節的線索。因

此，讀者對作者所欲傳遞的信息將有更深刻的理解。本書的重要

目標之一，就是幫助讀者學習正確運用文本互涉的方法，以更透

徹理解上帝的話語。總的來說，從觀察眾多經文如何為士師記某

段文本提供理解的背景來看，原始讀者的社會—歷史定位或情

境就顯得異常重要了。

在這交叉文本中，讀者可以從這本充滿文學技巧的書卷，喜

獲更圓融與更豐富的信息。本書將為讀者展現文本互涉的觀察和

運用。雖然有許多觀察文本互涉的可能性，但本書將以下列兩種

觀察，作為處理文本互涉的主要方式：第一，在士師記之內，尋

找不同敍述之間的文本互涉；第二，在士師記之外，尋找其他書

卷的文本互涉。

我們將發現士師記有些人物，回響著那些出自摩西五經、

約書亞記和撒母耳記上的文本。有時，士師記甚至回響著一些

出自烏加列（Ugarit）的文獻（在現今的敍利亞，亦被稱為拉斯珊

拉〔Ras Shamra〕）。5 有些回響顯示文本互涉的高度可能性；例

如，所多瑪和蛾摩拉，以及利未人的故事。另有些回響則顯示文

本互涉的合理可能性；例如，約書亞的蒙召和巴拉的蒙召之間的

比較。不過，在這些可能性的背後，我假設原始讀者對以色列的

過去歷史記憶猶新。依據舊約敍述的倫理和神學來看，這項關乎

原始讀者的假設是詮釋的優先考慮。6 從士師記被納入正典這根

本事實來看，我們可以肯定士師記是一本不需要失去原始意義，

而仍能把歷代信徒處境化的聖經書卷。總的來說，本書平衡兼顧

經文的處境化及意義。

另外，敍述的進展速度（narrative pace），並不是嶄新的觀

念。儘管我們可以使用非常複雜的科學來算出敍述的進展速度，

但我認為「時間繪圖」（ time mapping）的工具，可以幫助我們了

解敍述情節。事實上，我對於時間繪圖的觀念，深受我所敬重的

同事托米的影響。他的敍事研究不但易懂，並且對新、舊約學者

都頗有助益。在他的敍述研究中，每一個故事都有一個時間繪

圖，大概地量度每一段落的時間長短。7 本書採用他的方法來分

析士師記的敍述。

第一，在我們了解敍述之前，我們必須先了解敍述情節。而

要了解敍述情節，我們又必須先行安排情節，以創作敍述繪圖

（narrative map）。

第二，由敍述繪圖，我們必須觀察敍述情節與事件的時間長

短如何相關。

本書由四方面進行敍述繪圖。這些資料將為我們帶出，決定

敍述重點的標準。

第一方面的觀察在於一個故事中不同事件的時間比較。由事

件的比較，我們可以看見哪一個事件，具有最長的紀錄和最短的

時間。這項決定標準，可以帶出作者對於敍述的強調之處。舉

例來說，在底波拉的故事中，某些段落只具有短短幾節經文，但

卻涵蓋一段極長的時間；相反地，士師記作者使用多節經文，仔

細描述雅億謀殺西西拉的過程，但西西拉的死亡事件，卻在短短

的一或兩小時內發生。以此觀之，作者緩慢敍述的速度，乃要為

底波拉故事中的最重要事件，設計複雜的情節和焦點。

第二方面的觀察在於冗長的定時事件和不具時間意義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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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比較。有時候，故事會以「定時對照沒有時間」（ timed vs. 

no time）的筆法，來展現定時事件的重要分量。在這種事例中，

我們必須仔細觀察，作者是否也將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定時事件

上？以基甸的戰役來說，大部分的描述都在將近一天一夜之內發

生。作者對於戰役預備的描述，出現在七章 1 至 15 節這十五節

經文中。而關乎戰役的描述，只出現在七章 15 至 25 節這十一節

經文中。可見，作者在故事中，比較強調戰役的預備。這個例

子清楚顯示，定時事件比較重要的觀察；而敍述資料的分量，也

更進一步地肯定它的重要性。

第三方面的觀察在於不具時間意義之事件的比較。除了作者

含蓄的藝術手筆之外，第三方面的觀察比較，可以幫助讀者了解

敍述時間是「長」或「短」。如果敍述的時間短，卻有許多細節描

述和記錄；那麼這個不具時間意義的事件，很可能就是故事的強

調。這類段落即使不具時間的元素，仍可被視為緩慢敍述速度的

策略。當作者愈仔細描述事件時，速度緩慢下來的敍述，愈能吸

引讀者的注意力。有時候，我使用我認為合理的觀察，來判斷敍

述的時間長短。

以約坦在九章 7 至 21 節的咒詛事件為例，整個事件發生的

時間應該少於一個小時。這是一個合理與安全的猜測。因為如

果我們用希伯來語、英語甚或國語，大聲唸出約坦的咒詛，整個

演講都絕對不會超過一個小時的時間。從耳聽接收的角度來看，

這種大聲唸出的方法，應該相當實際。然而，這段演講卻佔據亞

比米勒故事的大部分篇幅。如此說來，雖然超過三年的時間在短

短幾節經文中快速消逝，但顯然，亞比米勒的大部分故事內容，

都在描述約坦咒詛的應驗。就其本身而論，當時間要素必須取決

於詮釋者的猜測時，作者描述的大部分內容益顯重要。

藉著情節的安排與時間要素的運用，我們可以發現哪一部分

的敍述，使用很多經文來描述極短的敍述時間，因此緩慢了敍述

的速度。這種方法可以使作者焦注的要點，變得更為清楚。更

確切地說，藉著在修辭上緩慢敍述的速度，作者通過情節的點綴

和建立，刻意吸引聆聽者進入故事的世界中。

第四方面的觀察在於明白作者使用簡短的經文，來描述長時

間的歷史所具有的涵義。一般來說，這種筆法都顯示國家所處的

嚴重事態。敍述的簡潔，不見得表示這段時期不重要。敍述的

陳述是否重要，完全取決於陳述本身的上下文。有時候，一句陳

述勝過千言萬語。簡潔的陳述時常可以幫助作者合宜地概述下文

的內容。如此說來，陳述就變成下文的命題；而下文的故事，則

成為命題的例證。敍述速度的加快，使讀者匆匆地進入隨之而來

的悲慘例證中。

總的來說，作者使用敍述速度的設計，來突顯速度減慢的部

分，以使讀者能夠明白敍述的要點。我們的確應該重新「聆聽」

士師記的故事。

本書的觀點或方法論，絕非我個人的創見。因為有一些註釋

家，已經在多方面涉及上述討論的研究工作。我的註釋就可以肯

定這項事實。然而，我希望在他們的研究上，更進一步並且更深

入地挖掘這些可能無意觀察到的資料所蘊含的意義。他們有一些

獨到的觀察，但卻點到即止。有一些註釋家滿有釋經洞見，但他

們卻沒有繼續完成修辭和屬靈涵義的探索。在本書中，我將竭

盡全力避免這類問題的發生，因為文本互涉是士師記作者傳遞信

息的主要工具。由文本互涉的角度觀察以色列的傳統，將使人物

研究變得更有動力。我相信這些文本，都在以色列讀者鮮活的記

憶中；對這些文本加以探究，將為本書的人物刻劃結出豐盛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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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我深信文本互涉和敍述步調的結合，會為新、舊約的敍述產

生更佳美的解讀成果。

通常，經文研究可以從正典的角度（canonical approach）或

文本的角度（ textual approach）進入。正典的角度可以幫助讀者了

解，故事在正典中的角色。而文本的角度則將經文研究，局限在

文本之內。就士師記而言，我不認為我們必須作出「非此即彼」

（either-or）的抉擇。根據我現今的評估，「兩者皆可」（both-and）

的角度，才能結出圓滿的釋經豐收。藉著本書的研讀，我盼望對

舊約敍述有興趣的讀者，不會再將整卷書那些精密整合的故事視

為理所當然之事。另外，我也盼望讀者不會再將敍述的作者大量

引用舊約其他書卷的豐富文學，視為理所當然之事。我堅信，更

深入欣賞讀者世界的文本互涉，將讓現代讀者凌駕士師記的文學

景觀。文本互涉正確地為正典方法，設下合理的界限。

在清楚了解修辭和正典方法之間的關係之後，詮釋者才有可

能對經文的意義，有更正確的認識。我盼望能為神學生和牧師，

提供更多的解讀角度，以幫助他們更寬廣地觀察和應用士師記。

避免在講台上宣講士師記，絕對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如果

我能夠與讀者分享本書結合不同的方法所產生的美果，那麼，我

寫作本書的目標，就如願達成了！

士師記人物刻劃的信息：多面的文本互涉旁徵 

士師記之所以令人好奇，與聖經學者鮮少注意此書卷有關。

這種現象尤其顯見於堅守福音派信仰的陣營。造成這種學術空白

的原因有許多。其中以聖經學者對口述接收（oral reception）缺

乏認識，為首要原因。口述接收與聆聽者的象徵世界密不可分。

對被稱為後現代方法的「讀者回應」（ readers-response）模式所產

生的懼怕，使得許多學者駐足不前。他們甚至打著正統信仰的

旗幟，刻意忽略讀者方面的關切和議題。但無法否認地，讀者的

象徵世界或聆聽者的世界，絕對是作者藉文字溝通的一個重要部

分。沒有聆聽者的象徵世界，作者的內容就成為一堆只有他自己

了解的獨白自言。畢竟，作者是以一羣原始讀者為寫作對象的。

在任何一個社會中，每一個讀者都有一個可以引出消息的資

訊泉源（pool of information）。有些理論家甚至更極端地論證，

某種行動模式是由社會建構而成的。還有一些理論家則辯稱這種

行動，是一種心理上的根深蒂固。8 這類理論對於社會溝通現象

的觀察，顯然有效；但它對於某種獨特影響力的強調，未免過度

嚴謹。更確切地說，那些必須詮釋這些行動表現或文學的原始讀

者／聆聽者，都將一種社會的先存理解（preunderstanding）帶進

詮釋的過程中。因此，作者時常利用這個資訊泉源，來建構意

象（ imagery）以傳遞信息。我認為士師記的原始讀者，至少對迦

南的民間傳說、原始形式的律法書和撒母耳記上，都相當熟悉。

卡蘇圖（Umberto Cassuto）是與烏加列文獻互動的最早期學者之

一。《女神阿納特》（The Goddess Anath）就是他的經典著作。在

這本重要的著作中，他清楚警告讀者，切勿將以色列的宗教和語

言，視為更高等之迦南宗教和語言的進化。9 當然，像烏加列語

一樣，希伯來語也繼承了一些迦南語的語言特徵和措辭表達。

繼卡蘇圖不久之後，諸如克羅斯（F. M. Cross）和奧爾布賴特

（W. F. Albright）等學者，將使用烏加列文獻來了解聖經背景的方

法普及化。10 克羅斯的研究特別注意到，迦南的眾神，和希臘及

包含希伯來人之其他近東國家所膜拜的古代男女諸神明之間，有

大量共通點。而奧爾布賴特的研究，則以希伯來文聖經為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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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在講台上宣講士師記，絕對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如果

我能夠與讀者分享本書結合不同的方法所產生的美果，那麼，我

寫作本書的目標，就如願達成了！

士師記人物刻劃的信息：多面的文本互涉旁徵 

士師記之所以令人好奇，與聖經學者鮮少注意此書卷有關。

這種現象尤其顯見於堅守福音派信仰的陣營。造成這種學術空白

的原因有許多。其中以聖經學者對口述接收（oral reception）缺

乏認識，為首要原因。口述接收與聆聽者的象徵世界密不可分。

對被稱為後現代方法的「讀者回應」（ readers-response）模式所產

生的懼怕，使得許多學者駐足不前。他們甚至打著正統信仰的

旗幟，刻意忽略讀者方面的關切和議題。但無法否認地，讀者的

象徵世界或聆聽者的世界，絕對是作者藉文字溝通的一個重要部

分。沒有聆聽者的象徵世界，作者的內容就成為一堆只有他自己

了解的獨白自言。畢竟，作者是以一羣原始讀者為寫作對象的。

在任何一個社會中，每一個讀者都有一個可以引出消息的資

訊泉源（pool of information）。有些理論家甚至更極端地論證，

某種行動模式是由社會建構而成的。還有一些理論家則辯稱這種

行動，是一種心理上的根深蒂固。8 這類理論對於社會溝通現象

的觀察，顯然有效；但它對於某種獨特影響力的強調，未免過度

嚴謹。更確切地說，那些必須詮釋這些行動表現或文學的原始讀

者／聆聽者，都將一種社會的先存理解（preunderstanding）帶進

詮釋的過程中。因此，作者時常利用這個資訊泉源，來建構意

象（ imagery）以傳遞信息。我認為士師記的原始讀者，至少對迦

南的民間傳說、原始形式的律法書和撒母耳記上，都相當熟悉。

卡蘇圖（Umberto Cassuto）是與烏加列文獻互動的最早期學者之

一。《女神阿納特》（The Goddess Anath）就是他的經典著作。在

這本重要的著作中，他清楚警告讀者，切勿將以色列的宗教和語

言，視為更高等之迦南宗教和語言的進化。9 當然，像烏加列語

一樣，希伯來語也繼承了一些迦南語的語言特徵和措辭表達。

繼卡蘇圖不久之後，諸如克羅斯（F. M. Cross）和奧爾布賴特

（W. F. Albright）等學者，將使用烏加列文獻來了解聖經背景的方

法普及化。10 克羅斯的研究特別注意到，迦南的眾神，和希臘及

包含希伯來人之其他近東國家所膜拜的古代男女諸神明之間，有

大量共通點。而奧爾布賴特的研究，則以希伯來文聖經為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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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學者和他們之前的學者，在一般迦南宗教或特殊烏加列文本

上的研究，為聖經研究提供了極具分量的研究成果。他們最寶貴

的貢獻在於，將耶和華和迦南諸神明之間的對抗，列為舊約作品

最首先考慮的項目。從耶和華因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緣故，而將

以色列和猶大放逐的角度來看，卡蘇圖、克羅斯和奧爾布賴特等

學者的研究，為舊約聖經的全新解讀方式，提供了寶貴的工具。

舊約聖經有許多部分，的確描繪一種耶和華對抗迦南諸神明的爭

戰。當然至終真神耶和華，總是贏得勝利。畢竟，當以色列人

進入迦南地時，他們首先面臨的挑戰，就是當地強大的宗教影響

力。11 而了解迦南宗教和文化的最佳來源，就是烏加列文獻。尤

有甚者，當時的宗教爭戰並不在於神話人物與耶和華的競爭，而

偏向原始讀者在心靈和意識理念上的掙扎。12 畢竟，聖經清楚陳

述，迦南的諸神明並不是上帝。惟獨耶和華才是真神。總的來

說，還有其他一些較新近的作品，都是以這些前輩學者辛勞努力

的成果，為其研究的基礎。

我們必須明白，士師記的社會與現代社會大異其趣；他們的

文盲比率是很高的，並且以口述傳統為特徵。因此，原始讀者的

資訊收集乃是文士反覆研讀資料的結果。更進一步地，雖然許

多學者未必同意克羅斯或奧爾布賴特那依時間前後排列而確定年

代（chronological dating）的做法；但他們對迦南人早在以色列人

進入之前已建立文化和民俗的這個研究，卻仍屹立不搖。13 一般

的原始讀者都因鮮活的、生生不息和一代傳一代的記憶，而能夠

了解某些故事和律法。這些重要的研究改變了學者解讀聖經的方

針。舊約聖經的許多部分，是否與迦南宗教相關，那不再是舊約

學者的議題。相反地，學者所關心的焦點已轉向就「究竟聖經文

本如何針對這些迦南宗教」而提出討論。本書將由士師記作者所

使用的意象和詞彙，來展現士師記作者對上述觀察的敏銳體認；

因為他顯然引用原始讀者的資訊泉源（即象徵世界），來傳遞他

的信息。

換言之，士師記作者以三種方式設計文本互涉。

第一，作者回響其他文本的詞彙。

第二，作者回響其他文本的某種傳統或主題。在這個方式

下，作者未必回響其他文本的詞彙。

第三，作者回響士師記故事之間的主題和詞彙，以將它們連

結在一起。

作者所利用的巨大資訊泉源，來自這些故事和律法的重複述

說和聆聽。這種重複的行動將概念、圖像（ image） 和詞彙，深

植於士師記的作者和聆聽者的腦海中。14 如此說來，忽略象徵世

界的詮釋者，很可能完全錯失作者賦予信息的多方面意義。

許多士師記讀者，從未將口述讀者的資訊泉源所擁有的古代

記憶，列為解讀的考慮；因此在嘗試闡釋上帝對古代和現代信徒

的信息時，他們深感受挫。本書將盡力重建原始聆聽者的象徵世

界，以啟明士師記人物所蘊含的深刻信息。其實，這些人物就是

信息。

概括來說，士師記作者以兩種方式建構人物。

第一種建構人物的方式：作者使用來自摩西五經、約書亞

記、撒母耳記上和一些烏加列故事的意象，來建構人物。這些

來源都在讀者象徵世界的範圍之內。這種寫作策略具有兩方面

的特徵。

一方面，如同阿利森（Dale C. Allison）的所指，約書亞和撒

母耳同樣具有摩西的一些特質，因而他們成為以色列人的盼望。

因為以色列人所引頸盼望的，是一位「像摩西的先知」來拯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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